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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篆刻的“写意”？

篆刻的写意必须把汉字的结构、点
画做创造性的演绎，要在创作中以独特
的视角与灵活多变、高难度的表达方式，
表现出一种能让欣赏者心领神会的共
鸣，表现出创作过程中性情、情感的流露
与发挥。篆刻的写意绝不是对形象的描
绘，而是一种宇宙意识、时空感的表达

篆刻创作一谈到“意境”，好像就是指“大写
意”篆刻。其实写意篆刻包括工整、率意或两者兼
具的印章。工稳的印可以写意，浙派那样以切刀
为主的印也可以写意。刻得奔放，如果没有写意
的元素，往往失之粗率或者表面化。所以说意境
的表达绝不是简单的放纵、率意，那只是篆刻的
外在形态，而不是真正的意境表现。

篆刻作为一门艺术是一个“后起之秀”。虽然
“秦汉印”比中国画要早许多，但带有人文性质的
篆刻，或者说自觉、有意识的篆刻艺术，到了元
明才形成规模。因此和中国书画相比，篆刻成为
一门自觉的艺术迟了很多。另外，和书画比，篆
刻的艺术表现也是有局限的，缺少纵横的空间。
方寸之间虽然可以“驰骋”，但范围毕竟有限。此
外篆刻虽然也讲章法、对比等，但没有具体的形
象，也缺少色彩与层次的变化。因此篆刻的写意
必须把汉字的结构、点画做创造性的演绎，要在
创作中以独特的视角与灵活多变、高难度的表
达方式，表现出一种能让欣赏者心领神会的共
鸣，表现出创作过程中性情、情感的流露与发
挥。所以说，篆刻的写意绝不是对形象的描绘，
而是一种宇宙意识、时空感的表达。在短短的创
作过程中，把创作者对内容的理解与演绎，把他
的想象、思绪、情绪的变化生发凝固并成为一种
永恒。

那么，怎么样的篆刻才有“意”，什么样的
“意”才有艺术表达的价值？“意”本身并无褒
贬，“写意”不等于就是高级的、好的。强调“意
境”的前提，是我们所表达的“意”必须有高度、
有深度、有情调、有格调。就篆刻创作的风格与
方式而言，“率意”是自然的，“刻意”显得做作，

“随意”则有些中性，可以是洒脱的表现，也可能
是不拘小节、随随便便的一种表达。所以“意”的
前后一定要有一个定语，才能表达出“意”的褒
贬、高度与境界。

与中国书画相比，篆刻中的“意”更多地带有
一种抒情的色彩，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写意。抒
情和写意有区别，但两者在篆刻中却可以紧密相
连。对于象形文字或本身就有一定指向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强化象形与结构，突出刀法与线条
乃至空间的分割与变化来表达意境；反之则可更
多通过对字形、线条的夸张与刀法、章法的变化
来进行抒发。所谓喜怒哀乐皆“一寓于书”，在篆
刻中，性情怎么表达？个性又怎么体现？它远比书
法、比绘画要难。篆刻是可以穿越时空、穿透心
灵、抒情写意的艺术，是艺术中难度最高因而有
可能达到的境界也最高的艺术门类之一。启功先
生说：“古今人情相差不多。”站在一方经典的篆
刻面前，我们似乎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到篆刻家
就在眼前，而他的表达方式也一定可以穿透我们
的心灵，让人激动不已。

先贤怎样开拓篆刻的“境界”？

理解篆刻的意境，需要欣赏者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有的自然景观
等有一种深切的感受，从而在其中感受
到历史的、自然的与人文的情怀

从历史上看，篆刻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的
阶段。战国玺、秦汉印，包括唐宋的印章，都有点
像汉以前的书法。汉以前，没有书家也没有书法
理论。从东汉赵壹、蔡邕、扬雄等开始，才有了明
确的书法意识——什么样的字是好的书法？书法
的行为有没有意义？怎样使行为更适合书法的规
律与发展？所以东汉是书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汉以后，书法开始有理论的指导、总结，成为在理
论引领下的自觉的艺术创造。“晋尚韵、唐尚法、
宋尚意、元明尚态”，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书法审美
与理念。书画篆刻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甚
至更早，但真正形成篆刻的审美与创作理念则是
以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为标志的：一是二人的“复
古”理论。他们看到了唐宋篆刻的颓势，认为篆刻
的复兴必须“印宗秦汉”，向秦汉学习；二是赵孟
頫的书画用印上已经体现出一个文人书画家独特
的审美与身体力行的参与。赵孟頫的“赵孟頫印”

“水晶宫道人”等书画印章，无论是在篆刻风格的
统一，还是在与书画整体的协调上，都体现出一种
高度的一致和自觉的主体意识，体现出一种相互
间的交融。可见元代是篆刻的自觉发展时期。

篆刻自觉发展到了明代文彭，而集大成，至
今已走过几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篆刻理念。一
是“印宗秦汉”，即从秦汉印入手进行学习与创
作；二是“印从书出”，意指书法是什么样的风格
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篆刻风格；三是“印从刀出”，
从丁敬到钱松，他们用特有的细碎切刀刀法，创
造了浙派并流行至今；四是“印外求印”。四种篆
刻审美与创作理念都不矛盾，既是一个历史的递
进，又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在每一种审美与创
作模式当中，我们都能找到相应的意境发挥。

“印从书出”特别强调书法的印化。无论篆书
还是图案都必须“化”为篆刻的一部分。“化”就是
融入，与篆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真水无香”
中，蒋仁没有对“水”做象形的处理，也见不到现
在所谓的大写意手法。他用浙派常见的细碎切刀，
用方方正正的篆法，但仍能让人感受到弥漫印面
空间的一种味道。这来自作者对刀法与线条的独
特处理和其对印面空间及疏密关系的整体把握。

在《西泠前四家印谱》中常常出现“石经火”
的注，意即那个时代的印人，包括邓石如、丁敬，
会为追求线条与刀法的生涩，有意识地将石头放
在火上烤，去掉水分，使石头变得更硬脆一些，同
时，石头经火烤后常常会出现暗的裂缝，现出种
种肌理等意外效果。浙派印人不用冲刀而用细碎
的切刀，一方面是因为石头是做过火烤处理，用
冲刀容易刻破，线条也会不爽、不流畅、不飘逸。

石头经过烤以后易残易破，所以浙派篆刻的
边栏大多是不工整的。“真水无香”的意境与石头经
过火烤以后的自然剥落与残损的结果分不开。其意
境来自于弥漫在印面上的空间张力，来自于刀法与
线条的抽象表达，来自于自然的残裂所形成的渗
透力。“真水无香”让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的、虽
然闻不出来但却是直接渗透心灵的熏香，它是作

者对印面与空间的创造性处理，是作者对残破所
形成的一种似断似连、若有若无的抽象感受。

所以说篆刻的意境，绝不是对象形文字进行
简单的演绎所能够取得的。汉字中象形的只是少
数，还有会意、指事、转注、假借、形声等造字方
式，和象形没关系。篆刻家讲究文字学，不是简单
的查字典，而是要去感受、研究字的出处与来源，
感受它的含义，研究它的笔画与形状，从而给人
以想象的空间。

篆刻意境的开拓还要培养对历史文化的独
特的感受。比如，邓石如的传世之作很多，最有代
表性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其代表性不单体
现在“印从书出”篆刻和篆书的风格完全统一的
篆刻理念，在意境的塑造方面也超出了我们的想
象。要理解这方篆刻的意境，需要欣赏者对中国
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有的自然景观等有一种深切
的感受，从而在其中感受到历史的、自然的与人文
的情怀。邓石如表达意境的方式不仅仅与传统文
化相关的描写有关，更在于他的写意的精神与手
法。邓石如用婉转但却是势如破竹的冲刀，用刚健
婀娜多姿的篆书成就这方篆刻，单看印面及其线
条，就能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激情与律动。

这方印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却是邓石如
对对比的运用和在印面意境营造中对残破的创
造性发挥，可谓充满奇诡的艺术思维与浪漫的艺
术想象。“断”字的残破，显然是邓石如有意识的
行为。残破既大大地强化了“断”的感受，又使

“断”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强
调“宇宙意识”，悬崖峭壁、千尺断岸，是时间的凝
固，是历史的体现，而“江流有声”则意味着一种
特定的空间。所以“断岸千尺”的线条中，虽然“千”

“岸”也有婉转的弧线，但更多的是锐利的、直接的
线的感受；而“江流有声”几乎每一个笔画都是婉
转、流美、变化的。从抽象的角度而言，弧线是暖
的，带锐角的是冷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意
境来自于线条的变化与对比所产生的抽象感觉，
来自于对某个有特定指向文字或线条有机的残破
处理，来自于作者对“江流”与“断岸”的一种独特
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兼具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艺
术的想象，也兼具了一种独特的“宇宙意识”。江
流有声，亘古不变；断岸千尺，千变万化。从字面上
产生联想，从印面的结构上还可以产生联想，在创
作的技法上包括刀法以及疏密、曲直、长短等对比
的处理上也可以产生联想。这方印从篆刻的本体
即篆书、刀法、章法三者的结合，从篆刻家主体情
感的表达，从篆刻家对客体精心的描绘方面达到
了高度的统一，这就是写意，这就是意境的表达。

这方印的边款是记述刻印缘起的文字，原本
刻在最中间一面即可，但邓石如用他独特的刻款
刀法，将边款文字在三个块面上进行了有机的章
法组合，把最小的块面刻了最多的字，最大的块
面反而只刻一行或一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
个大的块面上有两个大小不等的残破，这个残破
显然也是“意”的表现与匠心经营，就像一只小鸟
飞过江面或是天空中飘来的一朵白云。这是邓石
如潜意识的一种爆发，是他将创作过程当中某一
个有意味的瞬间感受放大以后的一种永恒。作品
的力量穿越时空、穿透心灵、泽被后人，至今感染

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篆刻的意境来自哪里？

篆刻的意境来自创作者的情感。艺
术家首先必须有丰富的情感，有了丰富
的情感，才有更多的联想，才能让人激
动，作品才能感染人

能感染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写意的。吴昌硕的
篆刻为何厉害？就在于他能将瞬间的情感用刀与
石碰撞成为一种永恒。吴昌硕有一方“明月前身”
印，边款中说：“原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
观，老缶记。”他的原配夫人章氏在太平天国动乱
当中去世，他数十载一直念念不忘。“明月前身”印
中，吴昌硕有意识地强调了对“月”的感觉。“月”虽
然是排在印面空间的右下角，但因为有十字界格
的处理，使“月”像挂起在天上一样，而且它突破了
这个界格，像月光弥漫于天空。如果把这个空间填
满，把“月”下沉，何来“清辉如水”的感觉？吴昌硕
把“明”刻得向两边扩张，把“前”和“身”两个字串
起来。他将印中界格分成四个小的空间，使每一个
字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其位置也变得丰富起
来，从而营造出一种思绪、心灵的连结，营造出一
种“别来千万语”的意境，传达出一种念念不忘、

“含意苦难诉”的深情。据说这方印是年迈的吴昌
硕在友人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每一刀下去，飞
溅的是埋在心底的深情与不愿触碰的痛。

观经典篆刻，只要刻的内容有一定的意境或
诗意，在创作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表现与表达。
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这些意境大多数来自于有机的残破。
比如“江流有声”“听鹂深处”“七十二峰深处”，每
一方印都有残破，有刀法和笔法的体现，但相互
之间的方法与侧重又非常不同。所以说，残破的
运用在篆刻当中有非常大的审美空间和表现力。
可能有人会说，黄牧甫的印不残破，陈巨来的印
也不残破。他们的印虽然从表面看不残破，但不
等于他们的印章中没有一种残破意识的体现。他
们的印中有很多自然的粘连，甚至还有很多装饰
的点的出现，就起到将两根线条之间加强联系与
呼应的作用。前几年我曾做过有关篆刻形式的研
究。其中就有关于“点”及其扩展的课题。篆刻的
残破都归纳为点。点是什么？是无穷小的面积，但

点延续成线，点扩张成面。“残破”从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各种点的集合，“肌理”则可以视为众多细
微点的集合。现在许多人都收藏古印。古印很多
都是铜印，几千年的腐蚀下很多古印都已看不出
全部文字。为什么大家喜欢铜绿？喜欢那种盖出
来以后残破与斑驳的感觉，喜欢封泥那种不成型
的变化？这个斑驳其实也是点或点的延伸。

其次，篆刻的“意境”可以运用刀法的变化、
阴阳的转换，运用刀和石头的随机碰撞以后有意
识的凝固来营造印面空间独特的感受，这样的手
法已经加进了刀法的意识与构成的意识等。当创
作者在刀法、构成上实现了一种有意味的表现，让
读者产生联想与想象，那就实现了意境的开拓，并
把这种独特的意境予以了充分的体现。如果缺少
人文情怀，缺少对篆刻独特的敏感和对篆刻技巧
横向、纵向的把握，还缺少全面的文化与理论素
养，那么即便心里有“意境”也表达不出来。

这几年“国展”获奖、入选的篆刻作品中，“元
朱文”一系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不反对大家学
陈巨来、王福厂。陈巨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性
情也有独特艺术精神的人，而绝不是一个安分守
己、老老实实刻元朱文的印人。他与人交往中的
表现，他写文章的“刻薄”，晚年推掉晚宴赶回家
看《铁臂阿童木》等行为，与静穆内敛的元朱文印
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有了
很高的格调。陈巨来也好，吴昌硕也好，我们不能
通过照片去看他们的作品，去想象他们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他们的艺术之所以经典，之所以成为
篆刻史的高峰，是克服了自身弱点后的一种发
挥，而不是简单的情感表达。

最后是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必须深入，有新的
视角。2014年12月《中国书法》曾做了一期吴昌硕
篆刻特辑。当时我把高清拍摄的印章放大到20公
分，放大以后，让我对吴昌硕更是刮目相看。吴昌
硕的刻印是大刀，是钝刀直入，他用一个铁钉都能
来刻印，臂力过人。看了吴昌硕篆刻的高清图片以
后，发现他好多的印实际上有些刀刃还非常锋利，
很多线条不是单刀而是用很多的碎刀合成的。所
以在摄影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机会一定
要将原件放大以后进行研究，从中汲取新的营养。

总而言之，篆刻是一个小众的艺术，也是一
个袖珍的艺术。有人把篆刻生活化，或者把篆刻变
成方砖大小，我不希望这样。篆刻的价值就在于，
在方寸之中它让我们的想象得以驰骋，使我们的
情感得以表现，使篆刻的意境得以开拓并实现。

（作者系《中国书法》杂志主编，中国书协理
事、篆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评协理事）

在方寸之间开拓篆刻的“意”与“境”
□朱培尔

关 注

2021年，中国美术学院成立美丽中国研究
院，历经两年时间，对近1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
的数百个全国性艺术实践开展调研行动，筛选具
有社会性、艺术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
艺术实践案例，进行取样、访谈、编码、研读、阐释，
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乡野
艺校”便是其中之一。今年，随着“大地之歌——
2023美丽中国纪事”展览在中华世纪坛精彩呈
现，“乡野艺校”作为“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案
例之一，也向公众展示了乡村美育的一种可能。

“乡野艺校”是一所由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
生们自主在福建省屏南县前汾溪村创办的新型
乡村艺术教育学校。该校通过跨学科、跨专业、
跨领域的协同融合，在地展开了社会美育实践，
让城乡儿童共享智慧，以文教助力乡村振兴。在
中国美术学院，陈子劲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以
社会美育助力乡村文化复兴”的研究。2019年，
毛华磊、王润家等人在他的带领下前往福建省屏
南县前汾溪村开展毕业创作，在深入考察中大家
深感，村里的孩子应有更好的艺术教育，因此便
以“美育实现艺术乡村”为宗旨为孩子们开发了
艺术类教育课程。几年来陆续开展了“乡村美育
课堂”“生态农业1+N”等社区营造实践，扎根田
野现场，以艺术之力助力乡村发展。

如何拉进与村民的关系，如何开展在地工
作，是这些“外村人”面临的首个问题。作为一个
公益项目，“乡野艺校”团队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就地取材，整合资源，与地方合作打造优质系列
课程与研学项目，用以支持“乡野艺校”公益美育
行动的开展，在此过程中也拉近了跟村民的关
系。“不论乡野艺校能走多远，首先得出发。”毛华
磊说。“丈量、整理、想象、建设”是团队最核心的
工作方法。他们扎根乡野，梳理乡土文化、历史
脉络、社群记忆，同时把艺术的想象力融入建设，
以期和当地村民共创美好生活。

“一个村庄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发展的可能
性。”经过调研他们发现，教育和社区的关系问题
在当地较为突出，让团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村
里教育资源流失的问题。前汾溪村的孩子们只
有13人，因为人数太少，学校要撤点，孩子被迫
要去外乡读书，原住村民流失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问题等也摆在了眼前。所幸经过多方努力最后
得以解决。经此一役，团队受到了启发，因此发

挥专业优势开展了“乡村美育课堂”，为孩子们进
行美术、体育、装置、摄影、手工等课程的授课。
在乡村美育课堂开展之前，前汾溪小学只开设了
语文和数学两个主科。通过“乡村美育课堂”的
学习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他们独
立思考与发现生活的能力，是开设“乡村美育课
堂”的初衷。

在实践中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美育的对象
不应只面向儿童。于是，他们又以学校教育为开
端，把美育慢慢延伸到了当地的家庭教育、社区
教育，乃至乡村改造中。“乡野艺校”的第二个实
践项目“今晚吃什么？”就是“乡村美育课堂”的延
伸。项目以家庭为单位拉近实践者与当地村民
的社交距离，了解村民的故事、家庭的故事以及
村庄的故事，再通过一幕幕“故事”的拼贴与重
组，梳理当地村庄的发展脉络，深入挖掘地方文
化，与地方村民建立联系，共同畅想、描绘乡村发
展的未来蓝图。

保存相对完整的村落，会带来更多艺术创造

的可能。前汾溪村就是这样一个村落。村中建
筑与原始生态相较于周边更为完整，且生态环境
优越，交通方便，乡村驻留人数近200余人。乡
村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乡野艺校”的
行动目标。“节日快乐”作为“乡野艺校”开展的
第三个项目，灵感来源于团队在日常生活中对
村民与社区环境的观察。经过社区发展变迁，
前汾溪村很多村民对民俗节日的由来已不甚明
晰，节庆意识在更迭中淡化，文化不自信和村庄
凝聚力薄弱的问题也随之凸显。这一项目试图
以节日活动来“活化”乡村，再现村庄与村民的
故事，以此来优化社区氛围。2021年“三月三”
举办的前汾溪村山水生活艺术季，团队用一百
米的“稻草龙”把全村重新凝聚起来，老人发挥
传统手工艺制作龙骨架，妇女做编织，年轻人
舞龙。“乡野艺校”通过呼唤“节日”加强村民们
对固有民俗节日的认知，再将其转化为对社区
的归属感，以此来激活乡村的活力。2021年10
月，团队还策划了“新·村民节”，把新村民介绍

给老村民，让彼此加强了解，增强乡村凝聚力，
通过新的实践为社区注入活力。

此外，前汾溪村的产业发展也遇到了阻
力。村民以前没有生态种植的观念，更没有包装
意识，缺乏产业规划，也迫切需要发挥文教产业
的“新引擎”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在以美
育实现艺术乡村、以文教建设社区的愿景之下，

“乡野艺校”的“生态农业1+N”项目应运而生。
团队将美育和农业进行结合，引导、提升村民生
态种植观念以及农产品包装意识，以文创设计为
产品赋能，让村民们发现农产品销售的更多可能
性，以艺术设计助力地方农业的发展，也让村民
对农业生产有了更多期待。他们参与到乡村改
造当中，像对待自己的家乡一样，从外立面设计、
导视系统升级、古道修缮，到房前屋后空间的优
化等，以艺术和设计为媒介为社区优化助力，力
图在点滴中提升村民的审美能力。

“我们希望在某一天，这里也能够自由地生
长和运转。”从“美丽中国”的实践中我们看到，
美育不只是育人，更要将之植入到社会问题和
社会关系中去。美育如能与乡村生产、生活、生
态互动共生，以艺术修复场域、激活乡村，打造
城乡融合发展的艺术之路，一定可以让新时代
的乡村得以更好生长。

“乡野艺校”以艺术修复场域、激活乡村
□潘玉珊

艺 谭

吴昌硕“明月前身”印（附边款）

蒋仁“真水无香”印（原石）

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

怎样的篆刻才有“意”？什么样的“意”才有艺术表达的价
值？创作者如何在方寸之间表达“意”，我们又如何欣赏篆刻
艺术的意境？围绕“篆刻的‘写意’究竟是什么”这一长期以来
令人困惑的问题，作者从篆刻的意境美学入手，解析篆刻经
典作品所蕴含的意境与当代篆刻创作面临的诸多问题。

——编 者


